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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祖国大陆
最南端的雷州半岛。热带

和亚热带交汇，气候炎热，
风云多变。

一到夏天，我的家乡
就会进入如梦如幻的境界
之中。那时，家乡的天空非
常丰饶：大雨小雨雷阵雨，
有空就下；飓风台风龙卷

风，动不动就刮。天上掉馅
饼的好事虽然不常有，但
是大风过后，鱼虾蟹鳖、猪
马牛羊，枯枝败叶、美女娇
娃，林林总总的好东西遍
地都是。

龙卷风极大时，能把

数人合抱的大树连根拔
起，能把村里晒谷坪上的
千斤石碌卷到十几米的空
中。运圜石于千仞之山，其
势令人惊魂摄魄。

我八婶据说就是被龙
卷风刮过来的。这位天仙般

美丽的女子从天而降，直接
踹破我爷爷家的瓦屋顶，娉
娉婷婷、仪态万方地出现在
我八叔面前。龙卷风刮起
时，人们必须表情严肃。邻
村有个拾猪屎捡牛粪的歪
嘴巴，他的下巴颚一直歪到

右耳附近。他的这个怪模
样，就是在龙卷风刮起、大
蛇升天做神龙时歪嘴发笑
而受到的惩罚。

我们家乡山高皇帝
远，人们驾着一叶舢舨，沿
着北部湾可以一直漂流到

南沙群岛；随便背上一个
布袋，就能徒步到几千里
外的西部大山。我父亲年
不满十六岁，就带着几个同
样胆大包天的伙伴扒火车
来到了湖南衡阳，硬要参加
人民解放军。他们没有轮到

参加抗美援朝，却被派去广

西十万大山剿匪。那里的蚊
子像蜜蜂，那里的蚂蚁比脚

趾头还大，那里的毒蛇比水
缸还粗，那里的土匪比穿山
甲还厉害。

这就是我父亲他们的
人生。他们头顶上有一片
天，他们脚下有一块地。他
们无论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睡到哪里，都神闲气定。他
们见过大蛇拉屎，鳄鱼吞
象，经历过枪林弹雨，无风
三尺浪。他们大碗喝酒，大
块吃肉，敢生敢死，敢爱敢
恨。这都是我们这些不肖
子孙所不敢想望的。

我上大学时，在火车厢
里杯弓蛇影风声鹤唳，紧
张得两天两夜没敢上厕
所。黎明的列车悄无声息
地停在二十年前的上海老
北站古老的月台上，我举
步迟疑，胆战心惊。上海滩

的黑帮在这里杀人越货，
革命的宋教仁在这里抛头
洒血，我膀胱里憋着一泡
积攒了两天两夜的巨尿，
表情故作镇静，如同一个
解放区来的地下工作者。
当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

站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一学
生宿舍的公共厕所里时，
我激动得热泪盈眶，脑子
里回想着李白的不朽诗
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
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

一直用佝偻着背脊的方式
生活。

我胆小如鼠，鼠目寸
光，光想着讨好女生，生活
得一塌糊涂。

我谨小慎微，每迈出一
步之前，左看看右望望，进

一步，退两脚。一个小小的

水坑，就能淹死最勇敢最伟
大的蚂蚁，一片轻飘飘的树

叶，即可砸伤最聪明的脑
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地
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我
一直死死地盯着眼前的道
路，非常担心那些坑坑洼洼
的路中间会突然出现一个
巨大的窨井，十分恐惧头上

会落下一个花盆或者空调
机，还担心那些无证驾驶或
者酒后驾驶的家伙开车失
控横冲直撞伤及无辜。

总之，在这样一种胆战
心惊的生活中，我离开自
己家乡的精神越来越远

了。这样一个作文题一语
惊醒梦中人：我发现竟然
二十年没有注意过天空
了！我的天！

少年郎，张开翅膀，青
年人，渴望翱翔，人到中
年，举目仓皇。一念及此，

不由得黯然神伤。我看看
天，我跺跺脚，问前路，在
何方。聊试一文，请方家过
目，贻笑一场。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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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是湛蓝的，而我的
心呢，慢慢地飞，飞到飘飘悠

悠的云朵上……
坐在草地上，柔软的，享

受着那个属于我的梦境。静静
地，回想眼前飞逝的旧时光，
看那些曾经清楚的、鲜明的故
事慢慢褪色、模糊，最后只剩下
背景音乐。那些淡淡的印记，是

一部主旋律影片，散发着玫瑰
花香的影片，让人沉醉。

谁不都是活在自己的天
空下呢？也许我们会向往，甚
至是羡慕属于别人的天空。往
往到最后我们才发现，最绚烂
的其实是点缀了自己回忆的

只专属于你自己的那片天空。
谁都有自己的天空，或许

它不大，但它的确美丽，灰姑
娘向往那片属于自己和王子
的天空。于是她开始了几乎不
可能的奢望，而不是做继母和
姐姐的终身奴隶。所以仙女就

带着灰姑娘的奢望来了。可以
说她在被仙女打扮得漂漂亮
亮的时候，在坐上南瓜车的时
候，在与王子翩翩起舞的时
候，她是幸福的。只要拥有这
种超越一切的奢望，就会得到
幸福。坚守该属于自己的天

空，拥有持续梦想的勇气。
当亚瑟王找到了它的剑，

它就开始追逐自己的天空，那
片自由且平等的天空。他去流
浪、放逐，去追求自己想要的
天空。

卢梭，按照世俗的说法，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糟糕透了，
从一所知名大学毕业后，不像
同学一样经商或从政，而是选
择把以后的时间完完整整地
交给了瓦尔登湖。在这一生
中，没有出版商赏识他，也没
有人爱他。而大部分人在他死

去后却认为，他是幸福的。因
为他喜爱大自然，就义无反顾
地走向大自然，那就是他选择
的那片天。

慵懒的，钢琴声回荡在耳
边，琴声调皮地跳跃，世界被
梦想点缀得五彩斑斓，我惊喜
地发现我长大了，世界也在

渐渐长大，长大的印记虽然
不怎么完美，但已足够幸福，
因为只要不放弃那片天，勇
气就会插上翅膀，飞到自己的
那片天上。

蜷缩在心里的梦想，会点
缀一切的未知。听梦想悄悄地

打个旋儿，怀想属于自己的天
空，去铭记一段容易遗失的美
好，向梦想大声地喊出：“我
足以与你相配！”所有花儿就
在那一瞬间绽放，为你绽放。

不惧怕未来，怀想那片自
己的天空，留下自己的梦想的

芽儿，等它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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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望了望窗外，天空
明净如洗。

很多人都喜欢看天，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说到底
都是一份天高云淡的心
怀。有人经纶事务并不忘
天高任鸟飞，有些人极目
所思谁主沉浮，我看见的
天空却是三片白色的扇

页，有风仿佛静静吹来；是
几颗晶莹的汗珠，有雨仿
佛轻轻滴落……

父亲终于还是老了，
在我的记忆里他是用不着
老境颓唐这样字眼的。可
是，当他真的因为轻度中

风躺在病榻上挂水的时
候，我看见他唇边不太能
管得住的口水，我知道那
个坐在床上拿饼干当中饭
的父亲，那个流了一胶鞋
血哼也不哼的父亲，他终
于老了。

他的一只脚不太听使
唤了，走路时一跛一跛的，
再也不是走在全家最前面
的神行太保。他的鞋尖发
白，擦也擦不干净，全是在
地上，台阶上吃力地拖出
的痕迹。

吃午饭的时候，母亲
说养儿子没用，米和油还
是要中风的老头拎上七
楼。我看看坐在对面的父
亲，他的筷子在菜碗里艰
难地划拨，却夹不出一片
菜叶。我伸出筷子把菜放

在他的碗里，谁都没有说
话。房间里还是弥漫着母
亲的絮叨。

过了一会，我在阳台
上喝水，听见母亲喊我：
“你过来装，他非要说你
热，要爬上去装电风扇，老

头子不要命了，爬这么高
……”我扶着搭好的凳子
看着他，他抱着三片白色
的扇叶，还是那样倔强的
眼神，这么多年我所熟悉
的眼神，不争辩，不温暖，
却寸土不让。我笑了：“爸，
我来吧。”

“你不会，你还不如你
弟弟呢，他学的是机电，你
学中文，这些事你会干哪

一样？”老生常谈，每次拒
绝我干活的理由都是这

样，我从来没有听出轻蔑。
每次只好扶着凳子看他利
落地上下，静静地擦拭，把
黑色的扇叶擦成白色，把
秋天擦成来年的春天。

可是今天不可以，他
的一只手和一只脚再也不

完全属于自己了。
“你告诉我方法，我来

装，把螺丝拧上不就行啦。”
他摇头，真是很轻蔑

地笑：“你帮我扶凳子，没
有问题的。”

我看看母亲，她摇头

我也摇头，我们俩同时握
住了凳子腿。父亲爬上去
了，还算稳当，只是扇叶太
长，他拧螺丝的时候，再也
没有往年那么利落了，他低
下头：“你让你妈扶凳子，
你再找一个凳子，站在我旁

边，帮我顶住扇片。”
这是记忆里他第一次

求我帮这样的忙，我“哦”
了一声，抬头看他，额头上
的汗珠亮闪闪的，随时都会
落下。像一场初夏的雨。

三片白色的扇叶开始

旋转，是一片初夏的风。
他坐在我对面喝茶，

还是半杯茶叶半杯水。他
穿那件我参加电视台活动
带回来的 T恤，胸口印着
“华凌冰箱”四个字。

再也不觉得滑稽了，

在我喜欢看天空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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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很小的时候，只
渴求有一颗糖吃。稍微大

一点的时候，希望妈妈早
点下班，带我到食堂去吃

回锅肉。当我上小学 6年
级的时候，做梦都想像大
人那样，胸前口袋上别一
支钢笔。不过常常挨妈妈

棍打，美梦一次次被棍棒
击得粉碎。

有一年深秋，我帮妈
妈洗腌菜。为了节约自来
水，少交水费，妈妈总要把
晒瘪的青菜一萝一萝地搬
到院子外面的水塘里去
洗。妈妈负责洗，我一萝一

萝地往家里搬。当时我好
像看出妈妈心情不错，所
以突然提出想买一只篮
球，妈妈站起来就给我一
个耳光，打得我两眼冒金
星。妈妈什么都没说，但我
心里明白，没有钱买。

妈妈不理我，可爸爸
喜欢我，我在学习上的要
求，我爸爸总是会尽量满
足。尽管当时爸妈一个月
的工资总共才几十块钱，
但是只要我需要，爸爸就
毫不吝啬。后来连妈妈也

开始跟着关心我了，妈妈

知道我喜欢画画，主动找
同事家的儿子借来了几幅

水彩画给我临摹。我是第
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水彩
画，尽管那时还不懂什么
是水彩画，但画面上绚丽
的云彩和云彩之间透射出
火一样的阳光还是让我着
迷。这幅画我临摹了一遍

又一遍，到了痴迷的程度。
我爸工厂的一位叔叔看到
我这么痴迷画画，介绍我
认识了当时在中国颇有名
气的画家李未青学画，从
此师从大画家，走上了光
明大道。上中学的我，每星

期都要骑自行车，从下关
到朝天宫旁边的竹竿里学
画，那时我就常常在想，我
要成为现代的李苦蝉、石
涛。可是这个美好梦想很
快就又被击得粉碎，不过
这次不是妈妈的棍棒。

那年是文化大革命之
后第一次恢复高考，爸爸
下班后对我说，你准备参
加高考。我说要考就考南
京艺术学院，因为画画是
我的强项。但是爸爸坚决
反对。爸爸说，不学 ABC

怎么开机器？只有学好数

理化，才能走遍天下都不
怕。结果是三次参加高考，

三次都以失败告终。不过
看到同学和家门口的好友
们都考上了大学，很是羡
慕。于是，我又下决心一定
要考上大学，当个工程师。
最终，电视大学，让我美梦
成真。

但是，市场经济的车
轮又把我的工程师甚至

高级工程师的梦想碾得
粉碎。下岗之后应聘到
了一家单位做了 13年的
文职工作，现在的梦想
就是在这个岗位上做到
一流，这也许是我追求的，
属于自己最后的那一片美

丽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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